
沧州西部地区作为两汉河间国故
地，存在众多与河间献王有关的遗迹或
传说，君子馆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明清
以前文献记载的缺乏，以及人们对于文
献材料与出土文物的不同理解，关于君
子馆性质的认定与位置的考证存在过不
同认识。通过对文献材料的考证，可以
梳理出关于君子馆认识的变化历程。笔
者认为献王修筑君子馆的说法值得商榷。

元以前文献中的“献王筑馆”

《史记·五宗世家》 载“河间献王
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
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
多从之游”，《汉书》中也有类似记录。
献王在当时广泛搜集整理古籍，需广泛
招贤纳士，而这些贤士安置在何处，正
史并未提及。只在《三辅黄图》中可找
到这样一条线索“河间王德筑日华宫，
置客馆廿余区，以待学士”。这是目前
关于“日华宫”的最早见文献记载，据
此推断，“客馆廿余区”应是日华宫的
重要组成部分，至于这些客馆是否有各
自的专属名称，文献并未提及。

其实，“君子馆”一名在北宋就已
经存在。由于其处于宋辽边界地带瀛莫
二州之间的重要位置，并且在雍熙三年
（986年）还发生了著名的君子馆之战，
君子馆因此频繁出现于宋金元时期的文
献中，如《宋朝事实》“廷让与敌战君
子馆，军败，仅以身免”，《武经总要》
《契丹国志》《宋史》《金史》中亦有相
关记录。这一地点除被称为君子馆外，
也曾被称为君子驿，但在这些文献中君
子馆只是一处驿馆，与献王或毛公并未
发生关系。

明清河间方志中的“君子馆”

由于君子馆在史书中频繁出现，因
此在河间地区明清时期的方志中多将君
子馆归入古迹中。在这一时期关于君子
馆的认知出现了新的变化，人们开始将
它与毛公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最初是通
过传说来建立的。万历《河间乘史》记
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儒生李宦者为予言，往岁有御史
胡中者按部，过毛精垒，忽梦一人紫
衣扑头来谒，而请曰：“某毛某也，宅
败不可居，烦君一理之”。既寤，询诸
父老，父老曰此地有毛精垒，相传乃
毛苌墓也。因至其处，令人穿之，得
石志，上有“明道于君子馆，设教于
诗经村”之句。既覆，遂谋郡太守再
创今祠。

万历 《河间乘史》 记载的这则故
事不仅情节荒诞，而且具有神异色
彩。《河间乘史》本身也怀疑这件事是

“乡曲无知见创祠而附会其说遂相
传”，并指出该故事的原型应是正德十
年 （1515年） 御史卢雍重建毛公书院
的事迹。

自此以后，地方志系统中关于“君
子馆”的认知，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于
《金史》中的“君子馆”记录以及对以
上这则“君子馆”传说的处理方式上。
万历《河间府志》采纳了这则传说，将
之归入卷十五 《闰谭》中的“幽冥感
召”，同书的《古迹志》中收录了君子
馆，但仅提及《金史·地理志》中的记
载，未采纳“明道于君子馆”的传说。

康熙《河间县志》和康熙《河间府
志》未收录明代方志中的传说，但在
《古迹志》中均收录了君子馆。《河间府
志》中引用的是《金史·地理志》中的
记录，未提及毛公。而《河间县志》中
除引用《宋史》《金史》外，还特别提
及了“传云毛苌明道于君子馆”。可见
康熙时期府志与县志关于“君子馆”的
认知出现了不同，县志开始将这则传说
纳入对古迹的阐释中。

乾隆时期，《河间府志》《河间县

志》先后修订完成。这一时期府县志的
《古迹志》中均收录了君子馆，在其他
卷中均收录了明代旧志中的传说，而且
在由河间县令所作的叙中，更是直接指
明君子馆是毛公校经处。

总之，明清方志中，毛公开始与君
子馆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有一种从真实
性被怀疑的传说逐渐变为可作为参考传
闻的趋势，尤其在县志中得到了更多的
确认。

“君子砖”发现后的新阐释

清代中后期，在肃宁、河间及邻近
地区陆续有带“君子”铭文的汉砖被发
现。地下出土的带铭器物与文献的记载
出现了惊人的吻合，有学者因此更加确
信君子馆的存在，并且对它的具体位置
产生了争论。

嘉庆年间，肃宁的苗夔最早在武垣
城发现了刻有“君子”铭文的汉砖。苗
夔在君子砖的发现与传播上起到了重大
作用。在发现君子砖之后，苗夔大量拓
印君子砖并将拓片赠人，在拓片之上常
题赠自述其发现君子砖经历的诗：

县城东南十余里，有汉河间国旧址
……当年谁筑日华宫，客馆二十高连
空。我来寻访无遗迹……近前拾得一古
砖，依稀上有君子字……此应造自建元
岁……吾想毛公为博士，献王致敬能尽
礼。宫外客馆二十区，三辅黄图始言
此。不意今人好附会，君子馆在今府
北。岂有当时王都此，馆不在城在郊
域。呜呼，后儒安可诬前贤，馆不在此
此何砖？

在诗中苗夔认为君子砖是君子馆建
筑用砖，因此君子馆的位置就在肃宁县
的武垣城。苗夔的这些说法大大提升了
君子砖的知名度，并使君子砖为献王修
筑君子馆用砖的观点获得了广泛接受，
以致人们多以“君子馆砖”称呼君子
砖。这种观点最终被光绪《畿辅通志》
采纳。

在苗夔的影响之下，一方面将传说
中与毛公相关的君子馆变成了人们眼中
的史实，并且完整地形成了献王为毛公
筑君子馆，君子馆是日华宫之外“客馆
二十余区”之一的认识，但另一方面，
因之产生的肃宁君子馆与河间君子馆的
对立，也造成了君子馆认定的混乱。这
一局面一直持续至今。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明确，所谓献王
修筑君子馆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君子砖”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也逐渐被
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墓砖，而非西汉的地
面建筑用砖。但献王修筑君子馆这一说
法被否认，并不能消除关于献王筑“君
子馆”各种争论的价值，因为，这种学
术争论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一
文化现象本身就已经成为沧州地域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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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君子馆传说中的君子馆
是否献王所筑是否献王所筑？？

翟鹏飞

古老民歌全新演绎
“一条手绢绣个牡丹红，国色天香春

意浓。”“运河长，运河宽，男子汉们来
拉纤。”

5月26日，“传承·传唱·传扬”沧州
民歌改编作品演唱会，在市文化艺术中
心剧场举行。15首改编后的沧州民歌，
既保留了原始韵味，又注入了现代元
素，展现了沧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
鲜活的时代风貌。

开场节目无伴奏混声合唱 《海青
歌》，由沧县音协合唱团深情演绎，歌声
如大河流淌，唱出了沧州大地的辽阔深
沉。春之声少儿合唱团的童声合唱《花
狸虎》，则充满了纯真与活力，让人感受
到这首秧歌舞曲的生命力。此外，女声
小合唱《放风筝》、男声表演唱《运河号
子》、男女声对唱《送哥哥进城》等节
目，各具特色。尤其是沧州市运河之声
合唱艺术团的精彩演出，无论是《丢戒

指》还是《绣手绢》，都深深拨动了现场
观众的心弦。最后，渤海之声合唱团的
混声合唱《黄骅渔鼓》，将演唱会推向高
潮，那激昂的旋律仿佛让观众看到了波
涛汹涌的大海和耕海牧渔的渤海渔民。

合唱、重唱、无伴奏合唱、表演唱
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灯光、布
景、音响等现代化舞美设计的烘托浸
染，各演出单位精彩巧妙的呈现，使整
台节目表现力更为丰富，更贴近现代审
美。当那熟悉的乡音在现代编曲中回
荡，观众仿佛看到了一幅幅生动的民俗
画卷，情不自禁地报以掌声和喝彩声。

市群艺馆馆长张广越说，演唱会对
沧州民歌进行了一次较大改编和提升，
是我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期间的重要活
动之一。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
沧州民歌的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传
承、弘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民歌民歌《《运河号子运河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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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孔维涛 记者魏焕
光）近日，沧州孔子学会传统文化游学活
动走进衡水，两地文化研究者们积极展开
互动交流，共同探讨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新
路径。

沧州孔子学会游学团队在衡水参观了
孔颖达纪念馆、习三内画博物馆、古安济
桥、冀州古城遗址和武强年画博物馆等文
化展示地，深入了解了衡水丰富的历史人
文底蕴。孔颖达文化公园拥有丰富的文化

展陈和积淀。其中，孔颖达纪念馆内的珍
贵文物和“孔祭酒碑”拓片，让参观者深
感震撼。通过参观，沧州文化研究者们对
唐初杰出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孔颖达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

活动结束后，沧州孔子学会向孔颖达
纪念馆捐赠了孔子圣像和《唐代大儒孔颖
达》图书。衡水的文化学者也向游学团赠
送了《中国唐代文化名人孔颖达》一书，
共同分享知识、传承文化。

记者采访过很多场音
乐会，但这场演唱会深深
触动了我。

这不仅是一场演出，
更是一份文化的传承、一
次传统艺术的回归。演唱
会的每一曲都是对过往的
敬意，每一曲都饱含着对
未来创作的启示。在众多
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声中，
这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尤为珍贵。

这不仅是一场演出，
还是沧州艺术创造精神的
一次接力。编创者常连
祥，30年痴心如磐，足迹
遍及运河岸和渤海湾。他

的坚持与创新，是对沧州
民歌的深情献礼，也是民
乐永恒价值的有力证明。
更为可贵的是，有关部门
看到了这份可贵的传承，
积极为其搭建起艺术传承
展示的舞台，让我们看见
了运河岁月的沧桑，听到
了运河儿女的心声。

这不仅是一场演出，
也是沧州民歌创作的新起
点。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那些根植于大地的旋律，
始终会在我们心中回响，
生生不息。相信在未来，
沧州民歌百花园将会更加
芳香四溢、绽放光彩。

沧州孔子学会沧州孔子学会
赴衡水交流儒家文化赴衡水交流儒家文化

30年情系沧州民间音乐
本次演唱会所有作品全部由我市资

深音乐编创者常连祥编创。现场，他目
不转睛地望着缤纷的舞台，观察每个节
目的实际演出效果，难掩激动：“这些作
品凝结着我30年的心血，圆了我多年的
梦！”

沧州地处冀东南平原，地方民歌丰
富多彩，这些民歌无不表达着沧州劳动
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意志，是他们
勤劳和智慧的艺术结晶。

常连祥说，小时候，他通过母亲哼
唱的民歌小调和各种民间艺术启蒙，对
民间音乐产生了兴趣，1979年进入市群
艺馆工作后，更是广泛深入接触到了沧
州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如落子、高跷
等，并认识到民间艺术的生命力，来源
于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积淀。上世纪
70年代末，作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总
汇，《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一开
始编纂，常连祥即参与其中，开始了民
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这项工

作既具有抢救性质，也有前瞻意义。
为全面掌握当时沧州民间音乐的现

状，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常连祥骑
着自行车，走遍了沧州乡野。面对老一
辈艺人记忆力衰退、录音记谱工作繁难
等困难，他深刻体会到民间艺术抢救的
重要性，也深深被沧州民间音乐的丰富
多样和艺术魅力折服。目前，他手中保
存着全市唯一一套全面记录沧州民间音
乐风貌的光盘。按下播放键，那些来自
旷野民间的歌声，穿透历史云烟渺渺传
来，令人心灵宁静。

在随后的岁月里，常连祥以细腻的
情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将古老的沧州民
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他的儿子常城也
参与到创编工作中来。每一首曲目的改
编，都像是从历史长河深处挖掘出的宝
石，经过精心打磨，闪耀出全新的光
芒。从激昂的劳动号子到婉约的爱情小
调，每一段旋律都讲述着沧州市井的故
事，唤醒着听众心底最深的记忆。

民歌改编有啥“秘诀”
演出间隙，常连祥“揭秘”了改编

民歌的方法。据他介绍，根据已知的资
料，沧州西部 4县市的民间音乐文化已
融入冀中，所以新民歌比较多。最为丰
富多彩的还得是运河沿线的 8 个县
（市、区），并辐射到东部沿海县市。传
统民歌按照体裁，可分为山歌、小调和
号子。沧州只有一座小山，所以只有小
调与号子，其中小调更为丰富。

常连祥说，民歌改编的意义，是在
原始核心的基础上，创新成为与时代同
步的艺术产品。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
可以填词与改词，使其符合当代审美意
识。如流行于沧州东南一带的秧歌表演
形式《花狸虎》，原来叫《十个字》，即
每段一个数字，唱“刘备、吕蒙正、二
郎神”等十个古人。他把歌名改为《中
华好少年》，歌词改为家喻户晓的勤奋、
智慧、勇敢的少儿故事：“车胤苦读囊萤
光，匡衡凿壁偷灯光，李白铁杵磨成
针，勤奋少年美名扬。司马光救友砸水
缸，曹冲船上来称象，甘罗十二拜上
卿，才智少年美名扬。岳云银锤战疆
场，突围搬兵荀灌娘，孙叔敖勇斩双头

蛇，英雄少年美名扬。”
其次是扩充民歌结构。传统民歌曲

式结构一般较短小，属于多段体的分节
歌，缺乏展开和对比，需要更为充实的
内容。此次改编，《抗洪夯号》由4首民
歌连缀，《新媳妇回娘家》由《回娘家》
和《五棵树》组合，其它曲目也都进行
了结构扩充。比如合唱《黄骅渔鼓》是
为黄骅市渔鼓申遗而作，改编后，增加
了引子部分，用人声模仿螺号，将听众
带入大海的辽阔意象中。此外，改编民
歌时，常连祥还在旋律、多声部编配及
其它手段上进行了有益尝试。

河北师大音乐学院教授胡小满，带
领研究团队到演唱会现场观摩记录。他
表达了对沧州民歌传承、保护和创新的
肯定。他认为，正是数十年前音乐工作
者们的收集、记录，才有了民歌更好的
传承，才有了今天这种演绎方式的承
递，我们应该向民歌的吟唱者、记录
者，向音乐会的组织者、编曲和演唱者
们致敬。当下，这种有传统性、地方性
的艺术创造并不多见，这也是这场民歌
演唱会的价值所在。

来来来，，，听听咱家乡的歌听听咱家乡的歌听听咱家乡的歌
———沧州民歌改编作品演唱会侧记沧州民歌改编作品演唱会侧记沧州民歌改编作品演唱会侧记
本报记者 魏焕光

采访手记

传统艺术的回归与创新传统艺术的回归与创新

民歌民歌《《放风筝放风筝》》

民歌民歌《《新媳妇回娘家新媳妇回娘家》》

民歌民歌《《花狸虎花狸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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